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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乡村文化曾是维系与支撑乡民社会生活的“精神家园”。随着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乡村文化日益丧失其对乡村生活的整合力，而陷入危机

之中。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仍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合理性，乡村文化重建旨在通

过整合当前乡村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实现其由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变，

作为文化延续与更新的必要手段，教育通过对人的培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特

殊而关键的角色。但近代以来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中国新式乡村教育，表现出鲜明

的“反乡村文化”的特性，与乡村社会以及乡村文化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乡村教

育需要重新定位，以担负乡村文化重建这一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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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乡村教育的探讨，通常存在着“为农”与“离农”两种取向，二者

表面看来相互对立，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仅关注于如何解决生存的问题
[1]
。而文化视角下的乡村教育，则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关涉，也即如何理解生存，

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乡村教育担负着特殊而重要的文

化使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重建乡村文化，以培育乡村学生的生命之根，重

新营造乡村学生包括广大村民的“精神家园”。 

 

一、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当前乡村文化的危机 

 

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孕育于农耕文明的基础之上，是由农民世代积淀和传承下

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传统社会，它不仅赋予了乡村生活以规范和秩序，

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一套价值体系和意义系统，构成了社会生活中农民的“精神

家园”。然而，自近代以来，伴随着现代性因素的侵入，传统乡村文化开始逐渐

走向消解，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浪潮以及以城市文明

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已经名存实亡。在当前的

                                                        
∗ “乡村教育”含义较为多样，尚无明确界定，且常与“农村教育”混用，涉及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

业技术教育等诸多内容。为避免概念的模糊性，本文中的“乡村教育”，主要是指乡村地区（包括乡镇和村

落）以乡村学校为主体的教育形式，旨在推行“国民教育”或“基础教育”；同时在内涵上还包括乡村学校

服务农村社区的各种活动，如开办家长学校、夜校、技术培训等，可称为社区教育。“国民教育”与“社区

教育”相辅相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乡村学校应该成为乡村社区的文化中心。 



中国农村，一方面，乡村文化中传统的因素已被冲击地支离破碎，其存在的空间

已被极大地压缩；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中虽已表现出种种现代性的因素，但却远

未成熟，尚难以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到规范与导向的作用，还不足以构成村民的

精神家园。乡村文化由此呈现出虚空状态，逐步丧失了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整合力。

当前乡村文化的危机及其带来的影响，已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深刻地表现出来。 

 

（一）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 

在传统乡村社会，由村民共同组织、参与的花灯会、赛龙舟、扭秧歌、唱大

戏等民间文化形式，以及各种宗族祭祀的仪式共同构成了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

而用以支撑这种公共文化生活的，则是一种村民所共同具有的“公共理念
[2]
”，

它是维系村落共同体中成员之间情感与相互关系的纽带，构成传统乡村文化内在

聚合力的重要来源。然而，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在村民的“私性文化活

动”
 [3]
获得极大丰富的同时，公共文化生活却日渐式微，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正

逐步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淡出。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市场经济、大众传媒等现

代性因素对村民传统的“公共理念”的侵蚀，另一方面则在于当前农村公共文化

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性。作为精神文化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生活的缺

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村民精神生活的匮乏，为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村民或者仅

仅致力于私性文化生活的满足，耽于物欲的享受，从而导致了农村中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的盛行，以及村民原子化的倾向；或者转而寻求其它替代性活动，这又

滋生了地下宗教、“黄赌毒”等不良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公共文化生活的缺失，

还在更深层次上引发了乡村文化认同的危机，加速了村落共同体内部的分裂。 

 

（二）本体性价值的失落 

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表现为以家庭为本位的“差序格局”，作为社会结构的

核心要素，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单

位。受祖先崇拜的影响，家庭的生育功能得到强化，而生育的目的主要在于“传

宗接代”，以使家系连续不断，维持祭祀祖宗的香火之不坠，这就构成了“数千

年来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重心之所寄”
 [4]

，如孟子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也就是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农民生活的“本体性价值”
 [5]
。通过传宗接代，

农民就可将有限的生命延续到无限的子孙繁衍之中，由此，家庭就成为农民全部

情感与期望的寄托以及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其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然而，近

年来，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全面进入，在农村中理性与算计开始取代血缘亲情成为

人际关系的尺度，家庭逐渐祛魅，不再变得神圣，传宗接代的观念正日益淡化。

农民逐步失去了其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越来越缺少历史感与地方感，与父



母、兄弟以及同村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情感的联结，其相互关系正逐步演化为赤裸

裸的利益关系。本体性价值的失落，易导致人生的无意义感，农民意识不到人生

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失去了情感的寄托和生命的归宿，进而就会引发农村中一系

列的伦理性问题，在当前诸如子女虐待父母、离婚现象的普遍化与“合理化”、

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无休止的盲目攀比与“面子”之争等，都可以被看作是本

体性价值失落之后农民价值世界异化的表现。 

 

二、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中国新式乡村教育 

 

“现代性”所表征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社会在整体结构上所表

现出的性质与状态，涉及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知识科学化、人的个体化等

多个方面。在内涵上，现代性存在诸多面相，如吉登斯将其视为“一种后传统的

秩序”
 [6]
，包括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内容；舍勒则将

“现代性”视为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表现为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

取代了超越性价值取向的精神气质。
[7]
现代性本身具有反传统的特质，它推崇理

性，反对一切传统与权威的束缚，追求个人的自由与解放；同时，它又表现出流

动性、易逝性、短暂性等特征。自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下移，不同于传统

的私塾教育，在中国乡村中以新式学校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教育，在其实质上是作

为现代性的产物而逐步出现的。传统中国社会，“皇权止于县政”，国家权力很少

介入到广大乡村地区，而到 20 世纪初，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权力开

始延伸到基层社区，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政权逐步进行了

改造，并试图通过新的基层政权对社会-文化的变迁作统一规划，包括‘新学’

对旧学的取代、大众文化的传播以及对社会-文化的监视”
 [8]

。乡村中新式学校

的出现，实际上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旨在通过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推行“国

民教育”，以革新传统的乡村生活，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

化的根基，乡村生活的独特性，赋予了传统乡村文化以乡土性、封闭性、相对静

态性等特征。“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9]

，

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乡土社会的这种稳定

性，使得传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极大的效力，人们似乎总是生活于传统

之中。可以看出，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性的要求是相背离的，也正因为如此，新

式乡村教育自其产生之初，便已表现出“反乡村文化”的特性，它排斥、贬抑乡

村社区的文化传统以及地方性知识，游离于乡村社区和乡村生活之外。如费孝通

先生在讨论“文字下乡”时所指出的，提倡乡村工作的人，多是把愚和病贫联接

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
[10]
就当前中国的乡村教育来说，这种“反乡村文化”



的特性仍然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以城市为价值取向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与之相关的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通常被认为是

现代的、文明的、先进的；而乡村则通常与传统社会相关，乡村生活与乡村文化

因而就是保守的、愚昧的、落后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现代乡村教育在教育

目标的确立上，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取向。它旨在培养能够掌握现代社会生活所需

要的知识与技能的“城市人”，并教育学生走出乡土，远离乡土，为将来的城市

生活作准备。乡村教育的这种城市取向，导致乡村学生普遍缺少对乡土社会与乡

土文化的亲近感与认同感，造成其对乡村生活的片面认识，引导并强化了学生对

城市生活的向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 

 

（二）以传授“普遍性”知识为中心 

受现代科学知识型的影响，乡村学校中所传授和崇尚的是一种“普遍性”知

识，也即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它是乡村学校课程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这种“普

遍性”知识宣称自己的知识标准是用以评判知识合法性的惟一标准，乡村社会的

地方性知识，包括民间传说、礼俗、手工艺等由于不具备其所宣称的知识标准，

因而处于一种被宰制的地位，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知识，非“真正的知识”，其基

本上被排除在学校的教育内容之外，而即使存在，也仅是作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一

种点缀。但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其本身无疑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作为人类

多样化知识中的一种，它所体现的是乡村社会村民数千年来生活智慧的凝结，是

乡村生活合法性的表征，以及维系乡村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乡村学校由于以传授

“普遍性”知识为中心，一方面导致乡村学生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疏离，使其难

以产生对乡村生活的亲近感与依恋感，同时，由于乡村学生所处的地方性知识传

统不符合乡村学校所要求的知识标准，这无疑又会导致乡村学生的自卑感以及对

乡村文化的不自信，从而影响到乡村文化以及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与更新。此外，

由于这种“普遍性”知识难以有效融入到乡村生活之中，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

了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的隔离。 

 

三、应然的使命：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重建 

 

（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命运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其

中，工业文明逐步取代农业文明而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是其重要表现，在作为社



会主流文化的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之下，奠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乡村文化

在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日渐边缘化。但乡村文化最终是否会走向消亡，在当前

尚难有定论。事实上，乡村文化在现代社会仍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合理性，它能够

与城市文化形成必要的互动与相互补充。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农民的终

结》一书再版时的“跋”中指出，二战后 30 年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仍旧具有浓厚

的乡村色彩，乡村社会在经历了最初的凋敝之后，出现了“惊人复兴”，尽管传

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消失，乡村在生活方式上也已完全城市化，“但乡

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市溜走，以便

到乡村和小城市里去重新找回城市的乐趣，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种意

义”
 [11]

。具体到中国的乡村文化，一方面，文化中本来就蕴含有某种持续性和

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乡村文化传统，表现出极大的惯性，至

今仍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及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由于幅员辽阔，

中国乡村社会不同地区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这

些都决定了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能很快消失，而是会

长期存在。 

当前乡村文化的种种危机，实际上是转型期乡村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的因素间

激烈地碰撞与冲突的表现。基于乡村文化存在的这种长期性，现阶段乡村文化的

重建就突显出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这里的重建，并非是要向传统的复归，在现

代化的背景下，这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当然也并不是要完全移植城市

文化，企图实现对乡村文化的彻底改造，而是指通过有效整合乡村文化中传统与

现代的因素，在继承与超越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变。 

 

（二）乡村教育应担负乡村文化重建的重要使命 

文化与教育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直接而又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学校教育的内

容直接来源于人类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本身是维护过去的，它是保存传

统的重要的社会机构。如希尔斯所说，“教育即传授，而传授意味着延传某些已

经获致的东西”
 [12]

。同时，作为一种精神成人的活动，教育正是借助于文化实

现了受教育者的精神建构。另一方面，教育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

节，通过对人的培育，教育实现了文化的延续与更新，在这一过程中，如叶澜教

授所指出的，“文化经历了由群体向个体转化，再由个体转化为群体的过程。教

育沟通了群体的精神力量和每个个体的精神力量”
 [13]

。乡村学生是乡村社会未

来的建设者，同时也是乡村文化延续与更新的主要实现者，从文化与教育之间的

这种相互关系中可知，作为对乡村学生进行培养与教育的主要机构，乡村教育在

当前乡村文化的重建中应扮演关键的角色。乡村教育旨在促进乡村学生的健康成



长，这离不开乡村社会这一生活场域，同样也离不开乡村文化对乡村学生的滋养

与培育，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应是乡村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同时，传承与发

展乡村文化并不必然要排斥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城市文化对于乡村学

生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乡村文化的重建也需要借助城市

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通过接受教育，乡村学生应具备一种跨文化生存的能力，既

对乡村文化保持自信，同时又具有一种开放的胸怀，从容接纳城市文化中的优秀

成分，实现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通。 

 

（三）乡村教育的重新定位 

当前中国的乡村教育，一方面表现出“反乡村文化”的特性，与乡村社区与

乡村生活处于隔离状态；另一方面，在与城市学校的竞争中，乡村教育完全处于

劣势，其向上流动的功能日渐弱化。无论是在整个社会还是在农村社区，乡村教

育都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因而，为担负乡村文化重建这一重要使命，乡村教育需

要重新定位。 

1.走进乡土，亲近乡土。 

乡村学校中，通常汇聚了一批拥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师，他们具备一定

的学历水平，拥有较为宽广的视野，是农村社区先进文化的代表；同时，乡村学

校还具有一定的基础文化设施，以及相对较为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这使得乡村

学校具备成为农村社区文化中心的可能性。作为文化中心，乡村学校要打破与农

村社区的隔离，要对农村社区开放，形成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要走进乡村生活，

了解乡村生活，通过传播知识与技术，引导村民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

乡村生活服务；要对乡村社区的礼仪风俗、文化传统进行收集、整理、传递与保

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更新；要对农村社区适度开放其文娱、体育与休闲的场所

与设施，丰富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在课程建设方面，乡村学校应增加乡土课程

的开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规定：“为保障和促进课程适应不

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管理。”这一规定，保

障了乡村学校在课程开发中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乡土文化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

不但可以丰富学生的日常生活，使学生掌握必要的乡土知识，而且可以培育学生

对乡土生活与乡土社会的情感，为乡土文化的传承以及乡村社会的未来建设储备

相应的人才。 

2.对乡村文化的批判与超越 

走进乡土，亲近乡土，并非意味着乡村教育要完全地接受或顺应乡村文化，

其最终目的应是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引导乡村

社会中健康、文明的新风尚的形成。就现实情况来说，传统意义上自然、敦厚、



淳朴的乡村文化早已不复存在，现实中的乡村文化已经包含有诸多的现代性因

素，其中既有一些优秀的文化成分，当然还包括一些西方资本主义中的腐朽成分，

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以及传统乡村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一些落后的、不合

理的成分。乡村教育既要融入乡土，同时也要与乡村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

才能从整体上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检视，充分发挥文化批判的功能，重建乡村文

化。一方面，要充分挖掘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通过对这些优秀成分进

行整理、保存、传递与弘扬，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所应具有的重要作用。另

一方面，要对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保持理性审视与批判的态度，既要祛除其中的糟

粕，同时也要继承与弘扬其中的精华成分，在不断对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

乡村文化的持续更新。但教育活动是以人为直接对象，通过对人的培养，来实现

其为社会与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因而，乡村教育对乡村文化的批判与超越，最

终要体现在乡村学校的课程与教学，以及为乡村社区的服务活动中。 

 

四、当前乡村教育的出路 

 

乡村教育可以而且应当将乡村文化重建作为其重要使命，这是当前乡村文化

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就当前乡村教育的现状来说，要担负起这一重要的使命，

乡村教育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 

 

（一）变革单一化的乡村教育模式 

当前的乡村教育，基本上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模式，它所关注的是少数能够通

过考试成功，进而获得进入城市生活的文化资本的学生，对于大多数升学无望的

学生来说，他们本应成为乡村社会的建设者，但其教育生活的质量却缺少应有的

关注，在表面的升学机会平等的掩盖之下，他们在教育中真正的需要却被忽视，

未能享受到属于他们的教育，“他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
 [14]

。同时，由于

乡村学校与农村社区的隔离，乡村学生通常缺少必备的乡土知识，无论是那些升

学成功者还是那些升学失败的学生，都往往缺少对乡村社会以及乡村文化的情

感，他们所向往的仅是看似繁华的城市生活。乡村教育以升学为导向的单一模式，

将乡村学生与乡村文化相隔离，从而影响到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更新。为担负重

建乡村文化这一重要使命，乡村教育需要探索真正符合乡村社会需要的教育模

式。首先，要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也即要将乡村教育的重心真正落实

到学生的健康成长之上，关注学生真正的需要，并围绕这一目标，在课程的设置、

教学的方法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次，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

下，乡村学校应开发并设置多样化的乡土性课程，使学生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文



化保持密切的关联，并合理安排必修与选修课之间的比例，以满足不同群体学生

的需要。 

 

（二）突破师资建设的困境 

师资建设是当前乡村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由于在办学条件、教师待遇等方

面都很难与城市学校相比，乡村学校不仅很难吸引到一批优秀的、充满乡土情怀

并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的年轻教师，而且现有教师队伍也不够稳定，骨干教师流

失严重。而在更深层次上，现有乡村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普遍持有一种城市取向

的价值观，缺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投身乡村教育事业的热情，与乡土文化

以及农村社区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乡村文

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关键，乡村教师整体素质的提升与保障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根

本之所在。因而，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突破当前乡村学校师资建设的困境。第一，

进一步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优化工作环境，稳定现有

教师队伍，同时制定相关的政策，吸引优秀的师资；第二，加强现有乡村教师的

培训，注重培训的实效性；在培训的内容上，要针对乡村教育的独特性，关注乡

村教师的真正需要，不仅是要传授现代教育教学理念，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素质

与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些优秀的乡土文化知识，注重对乡村教师的乡土文化启蒙，

引导乡村教师认识乡村教育的独特价值以及作为乡村教师的文化责任，培育其对

乡土文化以及乡村社会的情感与热情。第三，完善现有的社会支教体系，努力为

支教生以及教师提供一个施展其能力与抱负的平台。在当前乡村学校的师资不可

能很快得到改善的状况下，完善的社会支教体系意义重大。外来的优秀教师不仅

可以开阔乡村学生的视野，同时还可以给较为封闭的乡村学校注入一股新鲜空

气，以改善乡村学校的教师文化，对乡村教师素质的提升产生间接的影响。 

 

（三）增强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教育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应将其视为一

项重要的公共事业，把乡村学校建成为农村社区的文化中心。学校基础设施涉及

校舍、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运动场地、生活设施等诸多方面，当前乡村学校在

基础设施方面，尚不足以保证其发挥作为农村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政府应逐步

增加对乡村学校的资金投入，发挥主体作用，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吸

纳社会资本投资乡村学校的建设。政府还应制定相关政策，提高资金使用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引导资金的使用方向。如在当前，乡村学校最需要的并非是现代化

的一流校舍、运动场馆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而更为需要的是丰富的图书资料以

及一些较为便利的生活设施。在满足学校发展基本需要的前提下，然后再加强学



校其它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将学校建设成为乡村社区集体育、文娱、休闲等公

共文化活动为一体的中心，满足村民公共文化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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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Rural education: a Review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Wang Ming   Li Taiping   

Abstract: Traditional rural culture was the "spiritual home " to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villagers’ social lif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rural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losing its consolidating force of country 



life, and slip into a crisis. In modern society, rural culture still has the space and 

rationali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is through consolidating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actors, to achieve the creativ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As a 

necessary means of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renew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erson, plays a special and critical role in the process. But since modern China, 

as a product of modernity, new rural education showed a distinct feature of " against 

rural cultural ", and was in a state of isolation with the rural community and culture. 

Rural education need to relocate, to take on the important mission to rebuild ru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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